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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 知所適從──讓孩子發揮 

我有幸遇上一群專家，成功改變了孩子。此外，亦有另一段頗不同的經歷、

學習改變自己，接納亞氏保加症患童，與他們相處，讓他們發揮。 

 社會福利署派了一位臨牀心理學家，到基督服務處兒童早期訓練中心，他恰

巧處理我幼子的個案。這位心理學家，很有洞察力，見微知著。我的感覺是，他

不單處理一位患童個案，而是處理一個家庭。他做了很多額外工作，起初我不覺

得怎樣特別，以為是訓練的自然發展，現在回顧，才知道難得，很幸運。而影響

我最深的，是「適可而止」。亞氏保加症患童，起始混沌初開，不了解這世界，

沒有社交，卻有某種障礙，我們要幫忙，但當孩子有學習能力、能處理時，我們

要逐步放手，知所適從，不要再強行改變孩子，要讓他們發揮。 

 從第一次見面，我就佩服這位臨床心理學家，他說話很温和。記得很清楚，

他在評估完幼子後，是這樣說的：「樂先生、樂太太，評估的記錄，會寫你孩子

具自閉傾向，寫住先，記錄上，一定要有一個寫法，才可進行訓練，兩位有沒有

問題？」 

 我明白他這說法，是不想刺激我夫妻！其實當日目睹評估過程，我心中早已

打了輸數。當時我連回應的勇氣也沒有了，只對含糊以對。過了幾年，彼此成為

朋友，相邀午膳。我談起此事，大家相視而笑，心中明白。 

 心理學家，社工和導師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家訪。第二件事是到訪幼子所讀的

幼稚園。我不在場，據內子說，他們在這兩處，分別逗留約四十五分鐘，了解環

境，詢問生活與學習情況。我們都明白，孩子若在一個不合適的家庭環境長大，

得不到父母的愛與關懷，又或者在一個欠佳的幼稚園上課，那樣，無論中心的導

師怎樣努力，也是難有作為。家訪和校訪是專家用行動很清楚表達這意念，大概

寒舍合格，而幼子所讀的幼稚園很不錯，以後再沒有家訪和校訪了。這書沒有寫

這兩方面，是我沒經驗，而非不重要，不值得寫。 

 訓練開始，在基督教服務處彩雲中心進行，中心安排一位主導，另外還有其

他訓練幫忙。此後，每幾個月檢討進度一次，前後兩年多。我與內子十分重視這

些檢討，日積月累，學了不少，以下是一些例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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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喜歡確切的答案，是黑，還是白，一清二楚，不喜歡遇上模稜兩可的答

案，既可黑，也可白，他會覺得很不耐煩，很混亂。 

 孩子不懂聽反話，不喜歡講笑話，如果你與他講笑，他不明白，甚至反問你，

為什麼要講笑？ 

 幼子所繪的畫，一幅幅只有物，沒有人，顯示幼子的世界，只留意物件，不

留意人。請看附圖，同一題材的畫作，幼子畫的沒有人，長子畫的卻全是人。 

 

 

 他在學校會是一個守紀律，遁規矩的學生，十分遵從老師教導。 

 他讀書吸收力驚人，彷彿用照相機，一張張攝入腦海，但這只集中於知識性

的書，吸收資料的書，對其他的書則沒有興趣。 

 以上的說話，不是教孩子，其實是教家長，令家長明白，學懂與亞氏保加症

患童相處。人力有時而盡，不可強求，家長要教育孩子，同時也要接受他們。 

 講罷一些顯淺的，要轉談一些較深入的課題，家長必須仔細思考、參詳。 

 應該是在第二次碰面，這位心理學家問我夫妻：「你們認為你的孩子快樂嗎？」

我立刻回應：「孩子沒有不快樂。」其實我很早以前就想過這問題。那時候，我

的確相信幼子沒有不快樂，但有否快樂，我就不敢肯定。 

 以後兩年多的見面，這位心理學家，久不久再問相同的問題。為什麼重覆又

重覆？因這是重要的，這問題不僅改變了我對亞氏保加症患童的看法，也改變我

的人生觀。做人不應強求，適可宜止，改變可改變的，但也要接受改變不了的。 

 某次，他又問我與內子：「你相不相信，孩子們有能力，自自然然的選取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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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最擅長的，天賦最佳的，走他最應走的路？」那時候，幼子已受訓頗長時間了，

各方面都有進步，肯定沒有學習障礙，但他仍然少溝通，社交弱。我沒有想過這

問題，當時答：「不肯定，難相信。」如今二年多後，我有另一番體會，孩子是

有這種傾向的，能自然選取最天賦的，家長給他們自由，孩子便學得飛快。 

 另一次，心理學家忽然向我說了一番話，關於幼子長大後，適宜當什麼工作，

內容大約如下：「最好讓他做一些研究工作，或獨自發揮的工作，例如編寫電腦

程式，不宜擔當一些需大量與人羣接觸的工作，可以當醫生，最宜病理研究之

類……。」當時我有種怪怪的感覺，幼子年紀這麼小，還在早期兒童教育中心學

習，尚未升小學，將來能否順利入讀主流學校也不知，遑論接受高等教育，怎麼

一下就跳談孩子長大後的工作選擇呢？我更奇怪的是，為什麼他像很有把握，能

預測二十年後，幼子未來擅長的工作範疇？幼子明明開始有社交，開始接觸人，

怎麼就判定長大後，宜擔當少接觸人羣的工作呢？他才六歲，難道不可能在未來

的十多二十年改變嗎？心理學家好像要告訴我，孩童是定型了，不必費心，在這

方便難有大突破的了。我當時心中異樣，腦海中滿有疑問。 

 為什麼這位臨床心理學家，會向我與內子講這些呢？每次我都有想過，但沒

深究。現在寫書，回憶、推敲，才恍然大悟。 

 塵埃落定，事情應該是這樣的。起初我幼子自閉傾向的徵狀頗強，沒有專家

敢預測他能否克服障礙！若是自閉加上智障，那成功機會渺茫。 

 經歷特殊訓練一年後，漸見端倪，我們都肯定，幼子沒有智障，但有學習社

交困難，再過一年，幼子慢慢顯露能力，對英文書的記憶力，對書本知識的吸引

力，對平面圖像的分析力，盡皆上選，表現出色。 

 每三個月一次的會面，我留意到基督教服務處的員工，必預先和臨床心理學

家檢討。會面時，這位先生立足主導地位，顯然由他領導訓練幼子的大方向，他

久不久即場指示做什麼，什麼的訓練，或什麼，什麼的測試、評估等。到下一次

會面時，我和內子便得悉結果。 

 每次幼子都表現良好，有些還超卓。心理學家和中心員工，比我和內子更早

肯定幼子聰明的一面。他們測試幼子對平面圖像分析力時，他剛達六歲，但能力

已到十歲。後來，中心又主動為幼子做智能測驗，一如所料，很高分。某次我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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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，發覺導師教幼子數學，那時他還在讀幼稚園，我很奇怪，為什麼不是社交訓

練？下課後我靜靜向導師詢問，她竟回應：「中心可用的教材都教盡，所以教數

學。」我愕然。 

 先入為主，關心則亂，我和內子，都一直憂心幼子的自閉症狀，雖獲告知幼

子優秀的一面，但不甚了了，心中總是記掛着，擔心着。最明顯事例，當幼子升

小一前半年，還在懷疑他的能力，向專家詢問，是否要安排他入讀特殊小學。我

與內子實在糊塗，答案早該否定。 

 臨床心理學家早看出我和內子的毛病，牽腸掛肚得過份了。加上我屢有透露，

感長子資優，覺二子懸殊，平添家庭壓力。我自己休假半年的行為，他一定看透

我的大膽企圖，冒險破釜沉舟！ 

 我為幼子建立一檔案，收集一切有關他學習和受訓的資料，如課程大綱、上

課日期、導師的意見、評核，也有他幼稚園的評估，還有我與內子對他平日觀察

的記錄。每次與專家會面，我都帶着這檔案，厚厚的，準備隨時查閱。這位心理

學家表示欣賞，常笑說想翻閱，我總表示歡迎。但有一次，他忽板起面孔，改口

說：「夠了，下次不希望帶着這個檔案會面。」我愕然，不知所措，回家細想，

結論是他處理個案兩年，留意到我與內子「頻撲」了幾年，精神很繃緊，身體亦

疲累。要做的，應做的，都做了，成績不差。中心為幼子做智能測驗，成績優秀，

但他偏不把分數告訴我與內子，就是希望我們鬆一下，緩下來，轉換角度，去接

受幼子，包容他。幼子已經六歲半，弱點優點都顯露出來，是時候減少特殊訓練，

改去協助發揮長處。 

 我家情況就是這樣，當局者迷！心理學家顯然明白我的執著，故不硬銷，改

用發問，或叫停我做檔案，藉此來提醒我。知所適從，歷來不易，機緣巧合，家

長要自己衡量。 

 今天，我幼子大概擺脫亞氏保加症了，他在校任班長，四度獲品學兼優獎，

有朋友，具備基本的社交能力。但他不大愛說話，表達不流暢，不喜熱鬧，愛閱

讀，但只集中動物和恐龍書。不停的閱讀，一起牀，咬着早餐便立刻開始，坐港

鐵上課時，又讀。週末，我駕車接送，在交通燈前停下，又讀。他開心快樂，無

礙他人，又不算是陋習，若不太過份，我便由他。 



攜手同心──兩代亞氏保加兒的越障路 (增訂版 2019)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96	

 96 

 人生在世，不論長幼，最重要舒懷寫意，活得開心，其餘盡皆次要。在不損

人，不害己的前題下，孩子興趣狹窄一些又何妨呢？家有亞氏保加症患童，學到

起碼的社交水平，家長便要考慮，適時放手，助孩子發揮，他們能找到天賦最強

的一項，學得很快，很出色，開心快樂。 

 我的幼子必不能像長子能言善道，不會是司儀人材，更不會參加辯論隊，但

在科研領域，可能有成。屢次相問，他總說志願是古生物學家，從不動搖。我想，

這也不錯。家有孩子患亞氏保加症，不一定是壞事，努力克服障礙，便讓孩子起

跑吧！ 

 多謝基督教服務署和社署的心理學家，除了克服障礙的訓練外，他們也為幼

子做其他工作，又關心我家庭，我長子，提點教育資優兒童的方向，凡此種種，

不能盡錄，僅此致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